
 
 

婚禮 

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同學 

    薰人的檀木伴隨著茶香，明明我們驅車來這裡時已經滿頭大

汗，這迷人的香氣仍蓋過大家身上的汗臭。在這近郊地區的小屋

裡，一行人圍繞著一位長髮瘦弱的女子，只見那女子跪坐在桌案

前，桌上擺著一個小羅盤，幾張黃紙與朱砂筆，還有一大張紙，上

頭寫滿看不懂的東西。根據朋友的說法，那個似乎被稱為「命

盤」：大至宇宙的真理，小至人的一生運勢，都濃縮在那張紙上。 

 

    我原本是不信命理這玩意的，但拗不過同事們的邀請，還是跟著

大家來了。眼前這位長髮飄逸、仙氣飄然的女子是會計部的同事，在

工作上與她有過幾次照面。與在公司唯唯諾諾的模樣不同，現在眼前

的她眼神明亮，素顏加上放下頭髮，更多幾分清新脫俗之感。 

 

    一行人依序開始問問題，不外乎就是財運、事業、感情、啥時

結婚、啥時有小孩、要不要跳槽？要不要分手？我原本認為這種算

命都是江湖術士騙人把戲，但眼前的同事專注地聽著大家問題，埋 



 

頭擺著命盤，向大家一一說明她在命盤上所看到的。雖然當中還是

夾雜不少模稜兩可、江湖術士會用的話語，但看著她跪坐三個多小

時沒有起身，也不會對大家這種沒付錢、小鼻子小眼睛的問題問到

不耐煩，光這些就讓我十分佩服。 

 

    「雅筑，你是不是還沒問問題？快點換你了！」原本的我只是

抱著看熱鬧心態而來，也沒想過要問什麼問題，但此時大家的目光

朝著我投射而來，我只得勉強想個問題來問。 

 

    「那個，我能不能爭取到下個月公司外派的機會？」語畢，我

已經聽到身旁各種低估聲。這個外派工作要去新加坡、馬尼拉還有

東南亞各地分公司，時間為期三年。雖然薪資豐厚，但一來旅外時

間長，二來不是去什麼美、歐、日本等國家，公司多數人基本上都

不感興趣。目前也就我，和另外兩位營業部和傳銷部同事在競爭。

公司裡有不少女性都打退堂鼓，有伴侶的覺得出去的時間太長，單

身的也覺得不如好好投資自己。但對於我這個剛被交往超過五年的

男友只說了一句不適合就分手，短時間完全不想再碰愛情的人來

說，這真的是難得的機會。 

     



    隨後同事便開始擺著命盤，這一次不像先前，我的命盤似乎很

快就擺好，同事不像前面回答問題時，帶著些許的推測，這次堅決

地說：「不能」。這一否定讓我詫異，原本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是勢

在必行，那兩個競爭對手論資歷、能力應該都在我之下。 

 

    我連忙問：「為什麼不能？」這次同事沒有回答我，只是用朱

砂筆在紙上寫了個字遞給我，示意我不要給別人看到。我拆開一

看，寫著「婚」一個字，當下我暗笑出來，我這輩子沒想過要結

婚，每一任男友都是以「不結婚」為前提交往，再加上幾個月前才

分手，在這時間內結婚機率大概跟彗星撞地球一樣低。那張紙後來

在離開同事家後，被我隨手丟在超商垃圾桶。 

 

    「畢竟這只是算命」我心裡這麼想。 

    後來我確實沒有外派出去，倒也不是結婚的關係，而是疫情。 

    但結婚這件事卻是真的，是我媽要結婚。 

 

    我爸在我還是嬰兒時就去世，從小到大基本上就是我與媽媽相

依為命，原本以為過慣兩個人生活的媽媽，突然就碰出要結婚的消

息，著實嚇了我一大跳。對象是老家鎮上水電行老闆吉哥，我雖然



很早以前就知道媽媽正在和吉哥交往，也跟吉哥吃過了幾次飯，但

從未想過他與我媽會結婚，甚至說我心裡有一點排斥他們結婚。因

為吉哥只大我九歲多，而他最小的弟弟和豪，跟我則是國中同學。

現在看著吉哥，不知道要稱呼他是「爸爸」、「叔叔」還是平常喊

的「大哥」；而看著以前常欺負我，即將要當伴郎的和豪，要稱呼

他「小舅」還真是奇怪。即使桌上擺滿豐盛我愛吃的菜餚，加上媽

媽熱情地招呼大家，也還是無法免除這種古怪地尷尬感。 

 

    這趟回家，除了要幫忙婚禮的相關事宜之外，還要幫忙搬家。

原本我跟媽媽租了一棟三層樓的房子：一樓是媽媽獨自經營的美髮

店，二三樓則是我跟媽媽生活的空間。研究所畢業之後我搬出去到

台北工作，而現在媽媽則是要搬去跟吉哥住，打算只租一樓開店，

二三樓房東則是想重新裝潢後再租出去。原本以為只有我、媽媽和

吉哥三人要把各種家具、雜物從二三樓搬到貨車上要花不少時間，

但沒想到媽媽一大堆朋友都來幫忙，在各種祝賀、閒聊下，原本堆

積如山的東西瞬間就整理完畢並裝載上車，只剩下我房間的東西還

沒處理。我房間在我搬出去前就整理過了，房裡多數家具也大都轉

送給鄰居和房東，只剩下一些從小到大累積的雜物要整理。但不曉

得是否是太久沒回家，每整理一樣東西都開始回想許多過去的事



情，就好比現在手裡的這本相簿，雖然照片不多，但看著跟求學階

段時跟朋友出遊、活動的照片，各種點滴湧上心頭。再翻完照片

後，我突然發現媽媽、或是跟我的合照並不多。爸爸很早就過世，

媽媽一肩扛起重任，忙碌的生活加上不擅於表達，我跟媽媽真的沒

什麼太多交流時間。我大概國中以後，除了剪頭髮、要家長簽章的

東西和一些必要生活開支外，其他事情幾乎都是自己來：第一次月

經來是跟同學一起去買衛生棉；週末的家事完全由我打理，因為美

容院此時生意最好；平日家事我跟我媽會分工：她開店前會把衣物

洗好晾乾、垃圾打包、買好生活必需品和準備早餐，而我則是放學

回來將曬乾衣物收好摺好、倒垃圾、準備好晚餐等等。這樣完美分

工下，讓我們精準錯過彼此的閒暇時間，能夠好好坐下，來場母女

專屬的交心時間也不多。剛上大學時，同學們一放假便是返鄉，對

於好不容易來到都市，滿腦子都是打工跟玩樂的我來說，完全無法

理解。 

 

    「雅筑，你媽不見了！她跑去哪裡？」 

    「我去美容院找，你跟爸爸去水電行看媽媽在不在」我對和豪

喊道，在匆忙之中沒有注意到我已經稱吉哥為「爸爸」，喜宴的餐

廳離美容院有段距離，我急駛著車回到美容院，卻沒有見到媽媽的



身影，打了好幾通電話也都沒接。再過不到一小時就要開席了，媽

媽究竟是跑去哪裡？我一邊打電話聯絡親友，一邊開著車漫無目的

地在街上尋找。 

 

    「該邀請的親友都來了，總不會跑去別人家，那媽媽究竟在哪

裏？」 

    記得有一次媽媽帶著年幼的我去公園玩，過了黃昏時刻媽媽也

沒有催促回家，貪玩的我也就繼續玩樂，直到太陽完全落下，遠方

路燈亮起，我才注意到偌大的公園只剩下我和媽媽兩人。這時年幼

的我也察覺到不對勁，抱著媽媽的腳，一句話也不敢說。而媽媽並

沒有注意到我的反常，繼續眺望遠方，過了不知多久，媽媽才緩緩

地說：「我們回家吧」 

     

    我遠遠地就看到公園的橫椅上坐著一位穿著旗袍的女士。 

    「不想結婚了嗎？」 

    「我不知道」 

 

    接著是一片沉默。作為為這場婚禮出力最多的人之一，我應該

要生氣一下。但在開車來的路上，回想起童年的那段往事，自己在



情場的諸多不如意，還有有意無意間聽到街訪鄰居的閒言閒語。我

很清楚媽媽這一路走來的不容易。吉哥是個好人，在這短短與他相

處的時間之中，我能深刻感受他對我媽媽全心全力地付出。然而，

我也很清楚，只要他對媽媽愈好，媽媽就會愈懷疑這場婚禮，愈擔

心辜負吉哥，愈害怕那些酸言酸語攻擊吉哥。 

 

    在過去我曾深愛過兩個男人，第一位是我前公司的主管，他答

應我會解決好他的妻子、小孩的問題，我相信了他的謊言；第二位

是在一起超過五年的同學，他說我們不適合，我不相信他的實話。

這些痛苦讓我不再相信愛情，卻也讓我深知要珍惜那些相愛而且合

適的另一半。媽媽辛苦大半輩子，她值得這份珍禮，而我會親自將

媽媽的手交給吉哥，擋住那些在背後的阻饒。在看著媽媽和吉哥走

入幸福殿堂後，再回過身來對那些惡意狠狠地比中指！ 

 

    最後我們趕在開席前回到餐廳，吉哥，不，我要稱呼他為「爸

爸」。爸爸沒有任何責備，反而還擔心自己是否給媽太多壓力。媽

媽帶淚地笑著，擦拭爸爸的淚水和汗水。在台下，我看著交換戒

指，白西裝的爸爸抱著紅旗袍的媽媽擁吻，好似潔白的雪地開展著

一朵鮮紅牡丹。 

    「媽媽，你一定要幸福！」 


